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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用“声音”构建城市叙事新“场所”
崔辰

在英国学者吉登斯的概念里，场所

描绘的是与社会互动相联系的自然和

人工化了的环境，其中特别关注强调的

是，社会日常活动所赖以进行的那些环

境的物质方面是如何被运用于人类的

主体活动过程，又如何在社会活动中生

成和复制。这里的“场所”不单纯是空

间参数或实体空间。

现代上海城市的能指在表现上海

的影片中比比皆是，而影片中声音与空

间的对应关系，则构成对上海地域文化

的描绘，不仅试图唤起人们对于当下现

实的直觉，而更强调的是对生存空间的

阐释。《好东西》用轻喜剧的方式叙述了

一个发生在上海空间的故事，并通过电

影的三种声音：人声、音响、音乐，构建

一个全新的电影“场所”并完成电影中

特殊的情感聚焦。

人声：“场所”的复
制和情感疗愈

富有冲突和饶有趣味的对话充满

各种生活“场所”，是邵艺辉作为导演电

影语言的风格之一。如同吉登斯认为

场所是行为者用来维持交流的环境，强

调“同时在场”的重要性，邵艺辉作为编

导一体的导演，她在文本到影像的过程

中将每一次对话都幽默感十足地释放

出来，并完成不同场所的环境互动性。

比《爱情神话》中的餐桌经典聊天

更进一步，《好东西》安排了三场集体餐

桌戏，其中有两场发生在铁梅家的餐桌

上，和多次二人、三人对话场景。三场

关键的饭桌戏，第一场：小叶向铁梅介

绍小马，推荐小孩学打鼓，两男三女。

第二场：铁梅母女和乐队在日料店一起

吃饭，三男三女。第三场：王铁梅家中

再一次聚餐，两位男性用女性主义理论

比拼。

相对传统电影，现代电影的快节奏

叙事中，大段的对话和不变动的场景是

较少见的，因为空间的停滞会造成时间

节奏的缓慢，而《好东西》的餐桌场景则

充满了戏剧冲突，富有趣味，且直面社

会结构问题的敏感性。长段餐桌戏尽

量采用平实镜头，采用镜头内的景深或

诸如位置调整等纵深变化来构成节奏

感，但比镜头更富动感的是变化着的价

值观的提出和讨论，这也是邵艺辉电影

最富张力的部分。由此可见，电影中任

何都市场景都不再那么富含景观性和

单一特征，而成为承载新的价值观念的

“场所”。无论生活化的餐桌，或是酒

吧、烤鸡店、工作场所、水果店，都富有

统一性和复制性，那就是盛下如此这番

新型人声的“瓶子”，瓶子变得没那么重

要，瓶中盛着的“人声”，即价值观念的

表达才更为重要。

《好东西》有多次女性间的二人对

话，诸如铁梅和小孩之间，铁梅和小叶

之间，小叶和小孩之间，也包括铁梅和

女同事之间的。这些有效励志的对话

构建了温暖和治愈的情感聚焦，尤其对

女性观众而言。对话的核心是一种被

看见，产生疗愈效应，切中东亚女性的

集体潜意识，引发强烈的集体共情。

和《爱情神话》使用上海方言不同，

《好东西》“去上海”化明显，对话都是普

通话，只有周野芒演的门卫才有很少的

上海话台词。但《好东西》构建了一个

更加便于全国受众倾听的“上海声音”，

正如国内著名录音师王丹戎在为《集结

号》设计时提出的声音焦点的设计理

念：“声音焦点，指的是整部影片中众多

声音元素集中体现出来的情感聚焦。”

《好东西》正是用对话层面完成了情感

聚焦。

声响：诗意叙事和
隐喻

当视觉画面去除，只留下声音之

后，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达到了陌生化

效应。人的听觉和视觉一样敏感，甚至

更加敏感。诺兰导演在谈到《星际穿

越》的声音设计时说，“我有点震惊，突

然意识到人们在声音方面是多么保

守。因为制作任何一部电影，你可以用

手机拍摄，没有人会抱怨，但如果你用

某种方法混合声音，或者使用某种次

频，人们就会立刻有反应。”

《好东西》将电影声音中的“声响”

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一场最为人

称道的声画蒙太奇的剪辑来自小叶和

小孩对话，拟音工作者小叶突发奇想给

小孩听各种声音，让小孩猜测声音的来

源，这段长达两分半钟左右的剪辑段落

猜测了十六七声源，起先两种声音小孩

猜对了，从第四种声响开始，以声画对

位的方式切入母亲王铁梅在老房子中

做家务和家居生活中发出的各种声响，

而小孩无一猜出这些声响都是“妈妈的

声音”，多数认为是自然界的声响，但下

暴雨其实是煎鸡蛋的声音，龙卷风是吸

尘器的声音，打雷是抖动晾晒衣服的声

音，熊猫吃竹子是择菜的声音，海豚跳

到大海里是洗菜的声音。除了自然界

的声响，还有来自特殊的声响，如“飞船

启动”是开投影仪的声音。

这一段的创作邵艺辉原来是想表

现小叶和小孩的感情升温，剧本最开始

写的都是铁梅工作的画面，突出其打拼

一面，后来发现人在工作场所中能够发

出的声音比较有限，然后引入家务的声

音，就像很多小孩子躺在卧室的时候在

猜妈妈在厨房做什么，属于记忆中深埋

的情绪。

拟音环节声音蒙太奇甚至意味着

整部电影的核心内涵：女儿的猜测多来

自自然界的声音，但其实是王铁梅在家

做家务发出的各种声音，由此用日常化

建构诗意，让声音进入叙事，并成为叙

事环节中重要的一环。

这一段不仅有声响、对话，还在第

三种家务声开始的时候切入了音乐，法

国歌手 Berry唱的歌曲《lesMouchoirs

Blancs》由轻到明晰，逐渐融入声画蒙太

奇，三种不同的电影声音即对话、声响

和音乐并置，达成了一种声音理念上的

多元化和谐共生。

这也完成了一种隐喻。罗兰 ·巴特

在分析都市空间时，曾使用“象征”一词

来说明都市意象如何组合成无穷的隐

喻链。符旨消失，符号保留下来，对巴

特而言，城市的主要意义不是社会性

的，而是精神分析性的，它是无穷尽的

隐喻性论述，承载了城市的“交融”。同

样，在《好东西》声音蒙太奇这一场中，

所有的声响皆来自上海的老建筑空间，

人的生存与空间中的楼梯、地面、各种

物体发生碰撞的声响，这些声响承载了

上海城市空间的“交融”意义。

音乐：碎片化与时
空脱域

《好东西》有多达十首左右的音乐

作为电影插曲，部分是有声源音乐，部

分为配乐，配乐的同时一般兼顾碎片式

的蒙太奇剪辑。在非歌舞片的当代电

影中，出现这么多的配乐是不常见的。

而多段蒙太奇音乐片段，使得影片整体

的结构更为碎片化。

多首音乐歌曲穿插出现在影片中，

对电影结构影响的结果是，使得电影更

偏渲染式的情绪表达，而非留白式理性

陈述。邵艺辉对音乐有很强的审美，这

些音乐不仅符合影片风格，也构成了影

片风格。

中文歌曲靴腿乐队《小孩儿》、汉堡

黄《滥俗的歌》、熊熊作业《八九点钟的

太阳》、简约情人《蜜湖》皆为后朋克、后

波普等类型音乐的风格，而几首外文歌

曲则比较多元，但总体风格更接近民谣

和乡村音乐、爵士乐。而《好东西》电影

的整体风格也类似爵士乐和后波普风

格，歌曲和电影碎片感的风格是契合

的。在这一呈现上，《好东西》非常类似

吉登斯曾提出的“时空脱域”概念，即在

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统的社会联

系也随之减弱，整体呈现碎片化、去中

心化的现象。

但碎片化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碎片化让沉重的情绪瓦解，变得轻

盈和舒坦，带给观众观影的愉悦感；另

外一方面，碎片化让凝练的思想表达和

批判变得诙谐轻松，在这些优美的音乐

中，电影开始曾提及的“更多更严峻更

不容易被看到的苦难”轻盈地飘过。

还有一重声音，对于《好东西》这部

电影有着独特的意义，即电影放映时电

影院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多数来自女性

观众。电影声音具有物质性，在影院空

间里，观众发出的声音，各种现场的声

音都是电影声音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声

音构成了电影社会物质属性的重要基

础。在观看《好东西》的时候，很难不注

意到这些声音：低声笑的声音、大笑的

声音、流泪的声音和散场后观众坐在位

置上的惊叹等等。城市化使女性得以

脱离单一男性视角的“观看”视野，叙事

者看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这些缺席

与在场都是有意义的，它们构成了叙事

者与所表达空间的不同关系。

总体而言，《好东西》不仅在电影声

音——对白、音效、音乐三重内容——

的协调中完成了声音思维建构，抛下情

感锚点，并且让电影中的声音成为剧情

的亮点所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

当数据日益成为人们描述与理解世界的关键，能否有助中国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层面推陈出新？

拓展国产影视数据叙事的新空间
杨天东

随着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

展，尤其是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中的广

泛应用，数据正成为我们描述与理解世

界的关键。从经验层面来看，尤瓦尔 ·赫

拉利提出的“数据主义”理念似乎正在不

断应验。

数据主义是一套科学逻辑，在艺术

领域，数据叙事正与此展开对抗。

抵抗数据主义的
“数据叙事”

所谓“数据叙事”，即数据进入人类

的文化系统，经由文学、影视等艺术媒介

编码，进而建构情感与意义——具体到

影视艺术，数据不只是简单地作为背景

或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影视的情节组织、

人物建构和视觉呈现之中，成为新的叙

事模式与观众对话。

数据叙事以艺术的方式表征数据驱

动的时代，是对“数据资本主义”这一虚

假幻象的深刻反思。如果说数据主义奉

行“数据至上”理念，那么“数据叙事”则

将“人”视为宇宙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数据叙事”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影视

作品中。

2016年，HBO推出科幻剧集《西部

世界》，至今共推出四季，备受好评。故

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主题乐园中，该乐

园为富有的游客设计，提供高度沉浸式

的冒险体验——与栩栩如生的人工智能

“接待员”互动，比如，射杀、寻欢作乐。

在该乐园里，接待员的行为和人格特征

完全由后台系统的数据加以塑造和控

制，这些数据包括游客的偏好、乐园的运

营状态以及无数次的循环体验。接待员

们的觉醒，正是从逐渐意识到数据所塑造

的虚假身份开始，他们发现，自己所谓的

自由意志与个性都是被程序预设的结果。

在《西部世界》中，数据不仅是人工

智能运行的基础，更是用来描绘个体和

群体行为的核心手段，所有角色的命运

无不被数据和算法左右。这使得我们不

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一个由数据所定

义的世界中，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构建了一个由

数据模拟的虚拟现实“矩阵”：当主人公

尼奥看到“矩阵”的真实样貌时，他眼前

的虚拟世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

数绿色的代码流在他面前飞速流动。该

场景展示了人类被困于数据幻象中的生

存困境。与《西部世界》中接待员一样，

尼奥的觉醒和反抗，是个体对抗数据体

系、追求真实自由的象征。

《黑镜》系列剧集也是数据叙事的代

表之作。该系列作品以独立的故事单元

探讨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许

多情节都涉及数据如何渗透并操控我们

的生活。在最新一季（第六季）的首个故

事《琼糟糕透了》中，琼是一家数字公司

的“白领”，她发现，流媒体平台播放的故

事正在不间断地搬演她的日常生活。这

让她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她联合故

事的女演员向流媒体平台发起猛烈攻

击。《黑镜》系列剧集对技术依赖、隐私问

题和社会控制的探讨，揭示了数据时代

人类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与《西部世

界》对人性、自由意志的探索形成了有趣

的对话。

《西部世界》《黑客帝国》《黑镜》等作

品都是数据时代的文化表征，体现了影

视作品在数据叙事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数据叙事的中国
实践

近些年，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以及

技术型社会的来临，中国电影从内容到

形式层面推陈出新，数据叙事便是重要

的方面，体现了中国电影创作与社会、文

化互动的努力。

在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中，出现

了一个“超级智能体”角色——Moss。借

助这一角色，影片展示了人工智能可能

带给人类的深刻影响，呼应了当下学术

界热议的人机伦理、人类与技术关系等

问题。

影片中的一个场景耐人寻味：由于

地球危机，人类不得不进入地下城中生

活，然而，地下城的名额有限，主人公需

要进入领航员空间站面试，以换取儿子

和妻子进入地下城的资格。面试时，

Moss通过生物传感器等设备，多角度地

读取了刘培强的数据信息，并为他提供了

“最优选择”：让他的岳父带着儿子进入地

下城，因为“根据您夫人的体征测算，她的

生命将于84.3天后结束”（Moss语）。

该场景体现了“人被数据化”后的无

奈与悲凉。数据时代，机器的决策取代

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如

情感、道德判断被冷冰冰的数据逻辑所

改变。

如果说《流浪地球2》还是依托科幻

电影的类型想象，忻钰坤执导的《热搜》

则讲述了一则“流量为王”的现实故事。

在电影中，社交平台上的热搜榜单由数

据驱动，无形地影响着公众的情绪、舆论

方向，甚至可以影响个体的生死。这种

数据驱动的叙事，揭示了资本凭借数据

对社会的掌控和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引

发观众对真相、对数据背后利益链条的

反思。

数据叙事还体现为个体的情感交流

模式。在曹保平执导的《涉过愤怒的

海》中，女儿与父亲缺乏沟通，只能通过

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情感状态。最终，

父亲通过浏览女儿的社交页面后发现，

女儿并非死于他杀，而是来自原生家庭

的困境。

社交媒体时代，点赞、评论、转发成

为一种普遍的情感交流方式。正如赫拉

利所说，我们无法通过自身的感受获得

意义，唯有将感受汇入滚滚流淌的数据

流，方能连接更大的世界。换句话说，在

互联网时代，只有数据关心你，只有算法

最在乎你的感受。在过去，我们会向家

人和朋友倾诉、交流我们的感受，但现

在，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体验

转化为数据。

随着数据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与文化领域，数据叙事也不断拓展其表

现范畴。比如，反映电话诈骗的《孤注一

掷》、直播卖墓地的《保你平安》、以外卖

员群体为表现对象的《逆行人生》等影

片，都在某些方面将日常的数据物、数据

事件引入故事中，引发我们对数据化生

存的思考。

数据叙事的价值
旨归

数据叙事的终极价值在于反思数据

主义、解构数据神话。

数据叙事的兴起，揭示了数据主义

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博弈。人文主义强调

个体的自由意志、情感和道德判断，而数

据主义则将一切现象数据化，用量化的

方式解释人类行为。如上分析可见，在

这种博弈中，数据叙事常常通过揭示人

类对技术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对个体

自由的限制来反思数据主义。

比如，《西部世界》中的“接待员”逐

渐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虚假性，并开始反

抗数据体系，这正是人文主义对数据主

义的抵抗与反思。数据叙事通过这种方

式提醒我们，尽管数据正在重塑我们的

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但人类的情感和

自由意志仍然是无法被完全量化的。

数据叙事不仅具有叙事上的创新

性，还具有审美解放的价值。对于深陷

“数据囚牢”的当代人来说，数据叙事成为

我们反思数据世界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

到那些被算法和流量掩盖的真实与虚伪。

在审美层面，数据叙事的多维度性

和复杂性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美学体

验。这种叙事方式激发观众的主动性和

批判性思维，要求观众在欣赏中重新思

考人与技术、个体与数据之间的关系。

在创作层面，则要求创作者对“技术”及

其背后的“资本”保持批判性。

以《逆行人生》为例，该片将镜头对

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外卖员群

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差评”“准点”“微

笑服务”等数据监控指标对送餐员的人

生控制，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

神以及伦理层面的人文关怀。然而，从

数据叙事的角度出发，该片未能真正揭

示外卖员这一数字劳工群体（也是每一

个当代人）的真正困境所在。在数据主

义时代，如果不对资本滥用技术加以批

判，而是将希望寄托于普通人的努力、善

良等道德品质，其再现时代和社会的艺

术思想深度将大打折扣。

总之，数据叙事不是冷冰冰的数据

逻辑，而是关乎人类情感、社会变革和文

化未来的重要叙事形式。中国电影的数

据叙事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电影人

能够继续探索数据叙事的多样性，创作更

多具有反思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让

数据不仅成为叙事的工具，更成为解放个

体意识、启发社会思考的重要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数据叙事可以在推

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同时，也为全球

观众提供一种来自东方的独特视角。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
编审）

电影《热搜》讲述了一则“流量为王”的现实故事

《好东西》中钟楚曦饰演一名乐队主唱


